
生 命 的 回 溯
如
果
有
人
問
我
，
人

生
中
有
沒
有
感
到
最
快
樂

的
一
件
事
，
我
想
我
會
很

自
豪
地
說
：
能
再
次
踏
上

烏
坵
，
此
生
無
憾
。

民
國
一○

五
年
七
月

十
日
晚
間
九
點
，
我
與
內

子
從
高
雄
出
發
抵
達
臺
中

港
，
準
備
搭
乘
金
門
快
輪

駛
往
烏
坵
。
候
船
室
堆
滿

了
親
友
眷
屬
的
笑
容
，
上

百
人
迫
不
急
待
地
期
盼
這

一
刻
的
來
臨
。

啟
航
了
！
看
一
下
手

錶
，
已
是
隔
天
早
上
五
點

鐘
，
海
面
非
常
平
靜
，
沒
有
太
大
的
波
動

，
睡
在
臥
床
裡
格
外
平
穩
舒
適
，
不
知
不

覺
進
入
夢
鄉
。
蔚
藍
的
天
空
，
陽
光
照
射

進
來
，
親
友
團
抵
擋
不
住
島
上
官
兵
的
呼

喚
，
床
鋪
所
剩
無
幾
，
寥
寥
可
數
。
十
點

多
與
內
子
來
到
甲
板
上
，
大
夥
兒
興
高
采

烈
，
遠
遠
望
去
，
多
年
不
見
的
烏
坵
就
在

眼
前
，
內
心
既
興
奮
又
激
動
，
盼
了
三
十

三
年
，
終
於
一
償
夙
願
踏
上
這
塊
土
地
。

回
想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五
月
部
隊
移
防

烏
坵
，
帶
著
忐
忑
不
安
的
心
情
，
坐
了
五

十
四
小
時
︵
風
浪
太
大
無
法
靠
岸
︶
的
運

補
艦
才
到
這
個
島
嶼
，
光
禿
禿
的
一
片
，

炙
熱
的
陽
光
，
令
人
睜
不
開
眼
睛
。
時
光

飛
逝
，
如
今
眼
前
綠
油
油
的
花
草
樹
木
，

藍
天
碧
海
，
與
過
往
大
大
不
同
，
真
是
今

非
昔
比
，
天
壤
之
別
。

全
島
官
兵
不
到
兩
百
人
，
面
積
一
點

二
平
方
公
里
，
走
完
全
程
只
要
五
十
分
鐘

。
島
上
的
生
活
設
施
明
顯
改
善
許
多
，
有

水
有
電
也
有
冷
氣
，
但
是
居
民
的
物
質
條

件
仍
然
匱
乏
，
破
舊
的
石
屋
，
賴
以
維
生

的
是
釣
魚
、
紫
菜
與
種
植
蔬
菜
，
生
活
依

舊
清
苦
。
三
、
四
家
雜
貨
店
，
經
常
是
官

兵
最
常
去
的
場
所
。
國
小
早
已
廢
除
，
年

輕
人
都
在
臺
灣
讀
書
或
就
業
，
居
民
只
剩

十
幾
人
，
夜
晚
聽
他
們
談
起
當
年
戰
亂
，

造
成
骨
肉
分
離
、
分
隔
兩
地
的
往
事
，
不

禁
為
之
鼻
酸
！

烏
坵
的
夜
晚
絢
爛
美
麗
，
飯
後
我
總

喜
歡
走
到
涼
亭
仰
望
天
際
，
沉
醉
在
滿
布

星
空
的
夜
裡
。
海
上
漁
舟
點
點
，
浪
濤
拍

打
岸
邊
的
聲
音
不
絕
於
耳
，
陣
陣
海
風
吹

來
，
此
時
此
刻
有
種
悠
然
自
得
、
放
鬆
自

在
的
感
覺
。

人
生
是
充
滿
奇
妙
不
可
預
知
的
過
程

，
能
夠
再
次
踏
上
這
塊
土
地
，
深
深
感
到

驕
傲
，
縱
然
僅
是
滄
海
一
粟
，
短
暫
的
停

留
，
此
情
此
景
，
將
永
難
忘
懷
。
七
天
的

烏
坵
之
旅
，
在
與
官
兵
居
民
揮
手
互
道
珍

重
中
，
圓
滿
劃
下
句
點
。
感
謝
前
鄉
長
蔡

元
珍
先
生
細
心
規
劃
與
安
排
，
才
得
以
順

利
成
行
。

再
見
了
，
美
麗
的
烏
坵
！
祝
福
島
上

每
個
人
身
體
健
康
、
平
安
快
樂
。

‧林冠琦‧

作者站在烏坵島，眺望清晰可見的對作者站在烏坵島，眺望清晰可見的對
岸，追憶當年。岸，追憶當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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